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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川剧领军人
物，陈智林平时看得最
多、最仔细的，还是戏
文，以及从戏文延伸开
来的图书、资料。“川剧
戏文很有文学性，有不
少文言文，不是随便念
念就能过关的。”每看完
一个剧本，他总会发现
很多自己不懂的地方，
为了弄懂这些东西，就
会去翻阅大量书籍。

在陈智林看来，一
个演员要表演、要表现，
如果自己都没弄明白“所
以然”，那传递出去的东
西是不准的。“所以必须
先自己搞透彻。搞透彻
了，才有资格站在台上，
把准确的信息传递给观

众。”他说，演员对角色有
没有自己的理解，有没有
下过功夫去读、去查台词
背后的东西，观众是能看
得出来的。“读书没读
书，台上瞒不住。”

也许有人会觉得
“看戏就是看热闹”，但
观看一部完整的川剧，
包括欣赏它的视觉、声
音、唱腔、文本，也是一
次深度的“阅读”。作为
专业川剧演员，陈智林
有自己的深刻体会，“川
剧其实是一种用唱念做
打、用音乐帮腔来承载
的‘阅读’。看文字、品
台词、听声腔，三样东西
合在一起，文字就立体
了，就‘走心走形’了。”

暮春时节，赣江之
滨 、豫 章 故 郡 书 香 满
城。4月20日，第五届全
民阅读大会在江西南昌
拉开帷幕。

4月22日下午，著名
作 家 、中 国 作 协 副 主
席、四川省作协主席阿
来现身江西省图书馆，
以“古籍领读人”身份，
开启“识典古籍·我的精
神客厅——阿来领读古
籍”系列讲座首讲。他以
《十八滩头一叶身——从
原典深入苏东坡》为题，
结合自己数十年“行走与
阅读并重”的实践，带领
线上线下数万读者重返
古籍原典，在苏轼的赣
江诗迹中，探寻一位真
实文人的生命温度。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张杰

江西南昌报道
阿来书房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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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剧名家陈智林：

表演是对角色生命的“阅读”
阅读这件事，从来不

止一个模样、一种方式。
读文字是阅读，读一幅
画、一段旋律、一出戏也
是阅读。在川剧名家陈
智林这里，阅读更不只是
捧起一本书那么简单。

作为四川省文联主
席、国家级非遗项目川剧代
表性传承人，陈智林在舞台
上摸爬滚打了40多年。
聊起表演和阅读的关系，
他有一套自己的说法——

“表演，是一种通过肢体语
言对他人生命的阅读。”

在4月23日世界读
书日来临之际，陈智林接
受了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专访。谈及阅读，
他说自己没有固定的阅
读范围。只要有字，他就
先翻翻。不预设今天要
看什么，也不给自己设
限。他相信开卷有益，任
何一本书都可能带来意
料之外的收获。

什 么 叫“ 走 心 走
形”？陈智林解释说：“它
不再只是纸上的一行字，
而是能让你心里动一
下、身体跟着晃一下的
东西。这时，观众和演
员就形成了一种共识、
共振、共情。”说着，他举
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

“音乐就像是阿拉伯数
字，单个看没什么，但用
旋律把它们组合起来，
就有了情感，有了思想，
有了能传递出去的力
量。演员要做的，就
是让文字信息变
得更形象、更
容易被接

受、更方便传播。文字
躺在纸上，演员用生命把
它立起来。

“演古人就像是古今
的一次握手。古人说话
有古人的方式，但今天的
演员，得找到一种让当下
观众能听懂、能接受的
表达，把古人的精神传
递出来。”陈智林说。

想达到这种目标，
“就需要扎进去读，读古
人的想法，读古人的表
达，然后再跳出来，结合
今天的认知，把它升华
成一种新的表达。”陈智
林用舞台实践证明了这
件事——表演是阅读的
延伸，阅读是表演的根。

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 张杰
荀超实习生熊
佚逍

从“一叶身”到“此心安处”
“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

头一叶身。”1094年，59岁的苏
轼被贬惠州，舟经赣江万安段惶
恐滩，写下这联苍凉诗句。讲座
伊始，阿来以这联诗破题，将观
众带回900多年前那个风雨舟行
的历史现场。

“民间对苏东坡的认知往往
停留在‘东坡肉’‘乐天派’等标
签上，但这恰恰遮蔽了原典中更
为复杂深刻的精神世界。”阿来
指出，“一叶身”三字道尽贬谪途
中的渺小与恐惧，而正是这份对
真实困境的直面，才孕育出后来

“此心安处是吾乡”的生命从容。
阿来坦言，自己并非古籍研

究专家，而是一个“先学者”和
“领读人”，“我是一个声音稍大、
比大家早读三分钟的读者。”

他分享了自己中年后从追
逐西方文学回归中国语言本体的
心路，强调对汉语言文字之美的
重新发现。在解读苏东坡时，阿
来不仅读其诗文，更沿着东坡贬
谪的足迹行走赣江，追寻他与陶
渊明跨越600年的精神唱和——
苏东坡在困顿中将陶诗一一追和，
以古人之酒杯浇己之块垒。

从原典理解立体的苏东坡
阿来提出，深入理解苏东

坡，不能只读苏东坡的诗词文
章，必须回到苏东坡所处时代的
基本制度与日常生活。他以自
己行走赣江流域的经历为例，讲
述如何通过宋代的地理志理解
了“江南西路”的行政区划，进而
明白“赣”字由章江与贡水合流
而成的文化渊源。

针对“苏东坡是吃货”这一
流行标签，阿来表达了不同看
法。他指出，苏东坡在官场顺利
时担任过8个州的“一把手”，官
至两部尚书，却从未在诗文里写
过吃。真正开始写吃，是在贬谪
黄州、惠州、儋州时期。

“黄州5年、惠州3年、儋州3
年，加起来11年。他是在艰难困
苦中通过这种方式寻找生活乐
趣。”阿来说，苏东坡在黄州研究
猪肉，是因为“富人不肯食，穷人
不会做”；在惠州吃羊蝎子，是因

为买不起羊肉，只能捡剔净肉的
骨头，用牙签剔着吃，还写信问儿
子“像不像吃螃蟹”。“这是苦中作
乐，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抵抗悲哀
的方式，而非简单的口腹之欲。”

赣江上读懂苏东坡的乐观
2025年，阿来沿着苏东坡

1094年南迁路线一路行走，从
定州出发，经赣江进入江西。

“他留下一首诗，叫《八月七日初
入赣过惶恐滩》。赣江一入山
区，水流湍急，有18个险滩。他
写‘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
一叶身’——自己就像江流中随
波逐流的一片树叶。”

阿来特别提到，苏东坡过惶
恐滩时并未一味哀怨自怜。他
途经吉州时，专程拜访了当地一
位致仕在家的官员曾安止。曾
安止因眼疾失明，退居乡里，编
著了一部记录当地水稻品种与
栽培技术的农学著作《禾谱》。
苏东坡不仅上门探望，还撰文赞
其“文气温雅，事宜详实”。更值
得一提的是，苏东坡还将自己在
黄州所见的一种农具“秧马”（农
民坐着插秧的船形木凳）画成图
样、写下详细制作方法，建议曾
安止收入书中。

“苏东坡的官职比曾安止高
得多，当时早已名满天下，但他
专门登门拜访一位失明的县令，
讨论农事。”阿来说，这种态度与
他在《定风波》中记录的“此心安
处是吾乡”一脉相承——那句
话原本是苏东坡从朋友的一个
侍妾口中听来的。“苏东坡的伟
大在于，他真正向一个侍妾学习
了人生道理。他说过，上可陪
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
每个人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阿来说。

讲座尾声，阿来将话题引向
更深层的思考。他认为，讨论

“何以中国”，必须回到中国书、
回到文字传统中来。“我们最大
的遗产是文字，是典籍。这个才
是传承有序的，随时打开它都历
历在目。”他同时强调，守住本根
并不意味着排斥世界，“今天的
中国就在这个世界当中。但守
住本根，就是守住我们的文字传
统和伟大的文化传统。”

读书没读书，台上瞒不住

表演是阅读的延伸，阅读是表演的根

陈智林 受访者供图

阿来在回答提问。


